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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派系作为民进党政治运作的重要特色，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民进党内部的权力结构

安排，对民进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2020年“二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内派系政治出现新的
动向，“新潮流系”仍是实力最强的派系，“英系”也俨然成军。党内大致形成“新系+苏系+绿色友
谊连线”与“英系+正国会+涌言会”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局面，派系间的权力平衡暂时得以维系。
随着 2022年“九合一”选举和 2024年“大选”的逐渐临近，派系间的分化组合将又趋激烈，各派系
的博弈日渐加剧。在民进党全面执政的情势下，民进党派系政治发展无疑将会对岛内政局及两岸
关系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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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的历史可谓悠久，不过关于它的定义，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其中拉斐尔·扎里斯基
( Ｒaphael Zarisk) 在 20世纪 60年代对派系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指出:“派系
是政党内部一种明确的组合或集团，其成员具有相同的认同感以及共同目的，并且组织起来期望以

集体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①事实上，派系的出现具有非常深刻且复杂的原因，可能受到社会分裂
的影响，也可能由诸如选举制度等政治因素，或者政党本身的结构所导致。政党内部派系围绕政党
权力、政党政策、政党领导干部、学说与财权展开激烈竞争，影响政党内部的政治与决策过程。② 对
派系的存在，传统观点一般认识比较负面，有观点将派系视为政党内的暴力、自私、分裂或暗礁，认
为政党会因内部派系玩弄各种“否决游戏”而导致瘫痪。③ 近来，学界对派系的看法逐渐开始转向，
出现了一些较为正面的观点，比如“单一政党如果能够容许内部存在派系的话，那么党内就有可能
出现多元形态，派系可以代表党内不同利益，促进选择竞争，从而实现‘党内民主’。”④此外，派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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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一党独大所导致的负面印象。① 不过，虽然派系之于政党已属普遍现象，但是
不同政党内部的派系程度也有所不同。就台湾地区两大主要政党来看，民进党与国民党就呈现截
然不同的特点。民进党的内部结构向来属于权力共治模式，派系长期以来介入政党事务、选举事务
以及政治权力其他事务。② 如此的派系斗争肇始于“党外时期”，当时“党外运动”以“鸡兔之争”为
标志，山头林立，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虽然为实现组党的目标，“公政会”和“编联会”曾有携手，但
是建党之后二者很快分手，出现公开化的派系组织对垒。民进党的内部派系结构一直具有“强组
织”的特点，采用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运作。虽然 2006 年民进党决议解散派系之后有出现一些“弱
组织”运作的迹象，但是派系短期之内并无消失可能。③ 派系政治在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都将是影响民进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当前民进党派系最新发展状况

自 2020年“二合一”选举结束以来，民进党的派系政治变化较大。特别是 2020 年 5 月的县市
党部主委选举，以及 7月党代会进行的中执评委暨中常委选举，民进党内各大派系角逐激烈，其中
过程可谓纷繁复杂。经过多重派系间的角力，民进党内派系格局有新的动向。虽然整体而言，党内
仍是维持了以“新潮流系”( 简称“新系”) 、“涌言会”( “海派”) 、“英系”、“正国会”、“苏系”和“绿
色友谊连线”六大派系为主，其余派系为辅的基本格局，但是具体派系的基本实力有所变动，一些
派系力量削弱，一些派系地位上升，更有个别老牌派系意外回转颓势。

表 1 民进党内各大派系基本格局

“新系” “苏系”
“涌言会”
( “海派”)

“英系” “正国会” “绿色友谊连线” 其他

“立法委员” 22 3 5 9 12 2 9

县市长 2 / / 1 1 / 2

县市党部主委 3 / 2 4 7 2 1

民进党中常委 3 1 1 2 2 1 0

民进党中执委 11 2 3 6 5 3 0

民进党中评委 4 1 1 2 2 1 0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首先从“立法委员”的层面来看，“新系”拔得头筹，以 22 席位居党内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尽
管“新系”“立法委员”数量与上一届相同，但所占比重有所提高，相比 2016年选后的 32%，④上升至
如今的 35．5%。“正国会”紧随其后，包括陈亭妃、陈茂松等在内的 12人当选“立法委员”，而且“正
国会”精神领袖游锡堃本已进入政治暮年，此次却也通过名列不分区名单成功当选，进而担任新一
届立法机构负责人。当然，“英系”的表现也令人瞩目，斩获了 9席“立法委员”，有蔡英文嫡系陈明
文的“子弟兵”蔡易余等人当选。“涌言会”( “海派”) 、“苏系”和“绿色友谊连线”就“立法委员”数
量而言未拉开差距，分别是 5席、3席、2席。“涌言会”( “海派”) 当选的是王定宇、林楚茵、庄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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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碧玲和赵天麟，“苏系”当选的是吴秉睿、张宏陆以及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绿色友谊连线”则是
何志伟、罗美玲二人。
其次，县市党部主委关乎派系基层实力。“正国会”在这方面拥有较大优势，其所控制的县市

党部总数远超其他派系，台中市、宜兰县、苗栗县、彰化县、云林县、基隆市和金门县 7个县市党部均
被纳入“正国会”版图。排在第二的是“英系”，获得了嘉义县、澎湖县、台东县与花莲县四地的党部
主委。就县市党部主委来说，上述两大派系甚至超过“新系”。“新系”在 2020 年 5 月的选举中表
现欠佳，虽然成功占据了桃园市、台南市以及屏东县党部主委的位置，同时却丢失了南部重镇———
高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涌言会”，自从由“海派”更名正式开启转型之路以来，“涌言会”实行派
系和基金会两大形式的双轨并行发展模式，表现强势，不仅成功将新北市党部主委收入囊中，赵天

麟更是突破陈菊在高雄多年经营的势力，战胜“新系”的高闵琳，抢下高雄党部主委的位置。“绿色
友谊连线”作为党内维持时间较为长久的派系，表现依然比较稳定，获得南投、嘉义两地党部主委。
至于“苏系”，则颗粒无收。
重头戏是在民进党中常委、中执委和中评委的分配，这是民进党内权力核心职位。作为 2020

年 7月第十九届中执评委暨中常委选举的最大赢家，“新系”当选的中常委、中执委和中评委人数
均独占鳌头，其中: 民进党中常委占 3席，比其党内最大竞争对手“英系”和“正国会”均多出 1 席;
中执委当选人数占 36．7%，获 11席，几近过半; 中评委获 4 席，而且主委也由获得“新系”力挺的康
裕成担任。“英系”和“正国会”的表现不相上下，唯一的差别就是“英系”多 1 席中执委。“英系”
“国策顾问”黄承国、“立委”苏震清都身兼中常委、中执委，还有蔡易余、苏治芬、廖本烟以及洪健益
当选中执委，张芬郁、陈明文当选中评委。不过，陈明文未能如先前预判的那样担任中评委主委，爆
出最大冷门。“正国会”方面，陈亭妃、陈茂松顺利当选中常委、中执委，另外还有 3 人当选中执委，
2人当选中评委。“涌言会”( “海派”) 和“绿色友谊连线”各占 1 席中常委、3 席中执委、1 席中评
委。“苏系”表现欠佳，虽然中常委、中评委都与“涌言会”( “海派”) 一样，但中执委仅获 2席。
就此，以“新系”为首的六大派系占据了民进党所有“立法委员”议席的 85．5%，岛内县市党部

主委的 94．7%，更全盘包揽中常委、中执委和中评委。① 不止于此，2018年“九合一”选举过后，民进
党仅剩的 6位县市执政首长，其中 2 /3属于上述六大派系。② 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拥有绝对优势的
六大派系牢牢把控着民进党派系政治的发展趋势。即使六大派系的实力仅仅出现微弱变化，也时
刻牵动着民进党派系政治发展，加之 2022 年“九合一”选举和 2024 年“二合一”选举日益临近，各
大派系实力更是关乎未来，是值得观察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二、当前民进党派系政治的主要特点

2020年大选后，民进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博弈加剧，派系间的分化不断加强。从总体上观察，
当前民进党的派系政治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 一) 派系分化组合加剧

选后民进党的派系之争并未归于平静，各大派系之间厮杀不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各派系既
有合作，也有对抗，不断分化组合，其目的是追求派系自身的利益。
首先是“新苏联”( 指“新系”与“苏系”的联合) 显现裂痕。“苏系”采取分裂结盟模式在“新

系”与“英系”之间摇摆，企图作为关键砝码获取政治利益。“苏系”原已日渐衰退，长期以来都是依
附“新系”进行派系运作，随着蔡英文启用苏贞昌接任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才有回转之势。由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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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自己的连任问题，以及为“苏系子弟兵”未来铺路搭桥的考虑，疫情期间苏贞昌大力炒作“谢绝酬
庸”，借机换掉多位“新系”公营事业公司董座，其中甚至包括与郑文灿关系密切的桃园航勤郭荣
宗。此外，“苏系”不断强调苏贞昌政绩作为超过前任赖清德，更是引发“新系”不满。“新苏联”的
结盟关系已然不复如初。①“苏系”的最新策略是游走在“新系”和“英系”之间，试图在二者的竞争
中发挥影响力。典型表现就是此次中执评委暨中常委选举，“苏系”在中常委和中评委选举中分别
同“英系”与“新系”结盟，最终“苏系”“立委”吴秉睿依靠“英系”黄承国的投票得以保住中常委席
位，而在中评委的主委人选问题上，“苏系”推举“新系”支持的康裕成，致使“英系”的陈明文
落选。②

其次就是“涌言会”对其他派系的强势挑战。“涌言会”作为具有较大野心的新生派系，选后扮
演着“搅局者”角色，不断在绿营内部攻城略地，势必侵犯到其他派系的利益，因此与其他派系或多
或少都有所冲突。比如 2020年 7月的中常委选举无法如以往一般“乔”成同额选举，关键问题正在
于“涌言会”和“英系”间的矛盾。黄承国的派系转换，造成“涌言会”和“英系”的票源重叠，而且
“涌言会”并不满足于 1席中常委，因此双方斗争激烈。再如台北市党部主委选举，“涌言会”的王
孝维和“绿色友谊连线”支持的薛凌互相攻讦，最后导致暂停选举。③ 更早，“涌言会”担任台内务
部门主管的徐国勇曾因陈家钦而与苏贞昌正面开战，矛盾可见一斑。④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派系日趋没落，被进一步整合，同时也有新的派系正在形成。选后，党
内部分传统老牌派系进一步式微，落得被其他派系蚕食的地步。典型者如“谢系”，因谢长廷派驻
日本，姚文智竞选台北市长失利后退出政坛，“谢系”随之衰微，之前还有林耀文担任中执委，此次
新一届中执评委暨中常委名单已然不见“谢系”踪影。“谢系”主要成员基本已被其他派系收编，如
加入“英系”的苏治芬等，部分成员，比如“立委”管碧玲、赵天麟等，已属于“涌言会”系统，高雄市
议员康裕成则转投“新系”门下。在传统派系式微的同时，党内也有新兴派系初见雏形。民进党前
任党主席卓荣泰和前任秘书长罗文嘉组合形成“卓罗系统”，积极串联，很多年轻党工与不分区“立
委”已被招揽。“卓罗系统”更是在此次中执评委暨中常委选举中试图扮演关键力量。⑤

( 二) 党内反“新潮流系”氛围仍浓
当下，民进党内部派系政治的另一显著特征就是反“新潮流系”的氛围仍然浓厚。“新系”长期

独大，自 2016年民进党重返执政以来更是收割了丰富资源，占据了蔡英文当局不少重要公职，甚至
多数公营事业单位董座宝座。民进党内的其他派系自然眼红，甚至弥漫着一股对“新系”的抵触情
绪。2020年“大选”结束后，党内反“新”情绪未见消退，反有进一步上升的迹象。这主要是因为
“新系”开始抛弃“老二哲学”，想从“抬轿者”角色转化为“坐轿者”。目前来看，民进党 2024 年“大
选”候选人已经摆在台面上的有赖清德、郑文灿和林佳龙等数人，赖、郑二人均属“新系”。⑥

由于县市党部主委选举涉及县市势力，中执评委和中常委又是民进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党内

派系要竭力压制“新系”发展几成共识，不让“新系”获益过多，以避免其进一步做大做强。此次高
雄市党部主委选举便是最佳例证。陈菊作为“新系”的大姐大，深耕高雄多年，拥有丰富在地资源，
此次推出自己的“子弟兵”、现任高雄市议员高闵琳参选，并由“立委”刘世芳亲自压阵。然而，“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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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会”推出赵天麟与高闵琳对决。赵天麟最终击败高闵琳，使得“新系”失去高雄这一重要据点，导
致民进党派系在高雄的政治版图实现了重新洗牌。①

表 2 “新潮流系”人士任职情况( 截至 2020．7)

“新潮流系”人士担任公职情况( 部分)

职位 姓名 备注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赖清德

“国安会秘书长” 顾立雄 与“新系”“苏系”均交好

“国安会副秘书长” 陈文政

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发言人 KolasYotaka、张惇涵、丁允恭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秘书长 李孟彦

台湾地区文化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李永得

台湾地区劳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许铭春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副负责人 蔡其昌

台湾地区监察机构负责人 陈菊

台湾地区监察机构监察委员 王幼玲、田秋堇 兼任台湾地区人权委员会委员

陆委会副主任委员兼发言人 邱垂正

“新潮流系”人士公营事业任职情况

公司 姓名 备注

台湾中油有限公司 欧嘉瑞 与赖清德交好

台湾土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伯川

台湾烟酒股份有限公司 丁彦哲

台湾铁路管理局 张政源 属赖清德人马

台湾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吴宏谋

“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林铭宽

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廖灿昌

合作金库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雷仲达

华南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张云鹏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博怡

台湾中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谢世谦

台湾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翁朝栋 蔡英文、陈菊妥协结果，人选经陈菊认可

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郑文隆

台湾肥料股份有限公司 黄耀兴 “新系立委”林俊宪支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三) 媒体介入派系运作力度加大

民进党早期为打破国民党垄断的媒体生态，一直高喊“党政军退出媒体”的口号。② 因此，虽然
民进党各派系及其政治人物历来与媒体关系亲密，但始终注意保持一定距离，媒体并不直接介入派

系政治，只在外围发挥相应辅助作用。③ 2020年“二合一”选后，这一惯例显然已被打破，媒体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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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民进党地方主委改选! 拿下新北高雄 海派撼动新系版图》，《中国时报》( 台北) 2020年 5月 25日。
《民进党世俗化 我已不再熟悉》，《联合报》( 台北) 2020年 7月 24日。
陈飞宝著:《当代台湾媒体产业》，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4年。



派系运作力度前所未有。
人称“海董”的三立董事长林崑海持续不断地招兵买马，组成党内活跃的新兴派系“海派”，之

后将其转型为“涌言会”，大力扩张政治版图，积极介入 2020 年 5 月的县市党部主委以及 7 月的民
进党中常委、中执委和中评委改选。因为背靠三立电视台这一媒体资源，具备宣传及攻击管道，
“涌言会”因而成为党内一股重要政治势力，实现“政媒双栖”。很多党内人士直言对“涌言会”又
爱又恨，派系及所属成员不得不对其礼让三分。正是随着“涌言会”的崛起，越来越多具有媒体背
景的人士开始出任党内党外公职，比如新任的不分区“立法委员”林楚茵就曾是三立新闻台主播; ①

目前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何博文，作为政治记者曾任职于《民众日报》《新新闻》《中国时
报》等; 经林崑海亲自点名加入“涌言会”的新北市议员、第十九届民进党中评委张志豪，曾经担任
过“绿色和平电台”主持人; 就连现任中执委、台盐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启丰，都拥有民进党中央党部
机关报的编辑采访经历。“正国会”在选后也开始发力，积极寻找媒体加持，拓宽媒体资源。台湾
数科董事长廖紫岑与林佳龙交情颇深，数科就申请旗下频道变更为新闻台，差点闯关成功。此举引
发民进党内其他派系的顾虑，在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施压下，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最
终收回决策，其背后就与派系角力有关，派系都不愿意“正国会”多增一个媒体管道。②

( 四)“英系”正式成形
尽管“英系”这一提法早已有之，但之前并不算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进党派系，不过从 2020 年

“大选”后，尤其是 7月民进党“全代会”的党内权力改组来观察，“英系”俨然已经成军。一个重要
标志就是，原本“英系”成员多散布于其他派系，比如“海派”“谢系”“苏系”“新系”等，但是在最新
的派系整合中，此类人员已经基本回归，黄承国就是其中典型。他与“海派”彻底分手，结束在“海
派”和“英系”之间的游离生涯，正式加入“英系”。
“英系”之所以由原来的散养式发展到后来的派系运作，当然有其不可明言的原因。蔡英文

2024年即将卸任，卸任后如何维护自身政治影响力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蔡英文想在卸任后继
续发挥其对民进党的影响力，那么拥有派系就是一个必要之举。民进党是派系政治生态，如果缺乏
派系支撑，个人无法在党内拥有影响力。对蔡英文而言，本身就已有“英系”的存在，而且拥有执政
资源可供利用，借此机会扩充“英系”实力，将“英系”做大做强无疑是务实策略。同时，蔡英文周围
还聚集着一批绿营政治人物，比如嘉义县“立法委员”陈明文、刚卸职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秘
书长苏嘉全、操盘蔡英文竞选的洪耀福，以及现任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还有“国策顾问”黄承国
等，他们强烈需要在蔡英文结束台湾地区领导人任期之后拥有足够的舞台，以便实现、维护自身
利益。
当前“英系”组织不仅庞大，人员构成也较为复杂，其成员大致有以下五种类型: 一是收编的原

“谢系”部分人马，比如当选中执委的“立委”苏治芬、台北市议员洪健益; 二是追随陈明文的一些人
士; 三是苏嘉全系统人员; 四是过去“美丽岛系”的部分人马，例如洪耀福就曾任“美丽岛系”办公室
组织部主任; 五是蔡英文的政治幕僚，典型的有号称蔡英文“头号文胆”的姚人多。当前“英系”可
谓兵多将广，人才济济，无论是选举操盘，还是政策论述，都有可资利用之人。此外，“英系”目前还
拥有自己的县市地盘，嘉义县就由“英系”的翁章梁担任县长。这些已经能够满足该派系的正式运
作需求。
( 五) 各大派系纷纷进行世代交替

观察民进党新上任的县市党部主委，以及中执评委暨中常委名单，可以发现很多派系已经开启

世代交替进程，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开始上位，逐步走向权力核心。从民进党第十八届和第十九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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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政军退出媒体? 民进党“海派指定席”主播入榜惹议》，《联合报》( 台北) 2019年 11月 16日。
《民进党派系 各拥政媒版图》，《联合晚报》( 台北) 2020年 3月 28日。



执评委暨中常委的平均年龄来比照和观察，不少派系都呈现出年龄下降的趋势。其中“新潮流系”
最为显著，“新系”中常委与中执评委的平均年龄均有下降，如梁文杰、许淑华等 70 后开始进入民
进党的权力核心。“英系”的中常委和中执委的年轻化趋势也非常明显，第十八届中常委陈明文、
郑宝清均为 50后，而第十九届的黄承国和苏震清都是 1960年代生人，中执委层面更是出现了 1981
年出生的蔡易余。“英系”的中评委平均年龄陡然上升，主要是因为陈明文“回流”，想要抢占中评
委主委的位置。另外变化比较明显的是“绿色友谊连线”，1944 年出生的陈胜宏交棒给 1982 年出
生的何志伟。此外，“苏系”“涌言会”的中评委年龄亦引人瞩目，其中甚至出现 90后人士。①

表 3 民进党第十八届、十九届中执评委暨中常委平均出生年份

“新系” “苏系”
“涌言会”
( “海派”)

“英系” “正国会” “绿色友谊连线”

民进党中常委

第十八届 1958 1972 1969② 1954．5 1967 1944

第十九届 1970 1966 1969 1965 1965 1982

民进党中执委

第十八届 1966．6 1970．5 1966．7 1962．8 1967 1959

第十九届 1967．2 1967．5 1965．7 1965 1964．6 1978．3

民进党中评委

第十八届 1959．3 未获席位 未获席位 1968．7 1955．5 1982

第十九届 1963．3 1990 1981 1956 1961．5 1979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民进党派系政治未来发展趋向

民进党的派系生态一直处于持续变化发展中。派系实力的消长与派系占取的资源多寡有较为
直接的关系。③ 未来，民进党派系发展趋向分述如下。
( 一)“英系”有可能成为各派系防范的重要目标
派系之间存在竞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争夺政治利益。长期以来，民进党各派系都把“新潮流系”

视为防范的首要目标，随着政局变化，未来一段时间，“英系”很有可能将成为民进党内各大派系防
范的重点。“英系”未来面临的挑战不小。
面对蔡英文任期结束的压力，“英系”需要抓紧时间，利用机会大力扩充人马，壮大实力，否则

难逃逐步衰落的命运。那么，2022年“九合一”选举抢占更多县市首长位置便是“英系”接下来的
第一要务。县市首长属于稀缺资源，非此即彼，因此“英系”若大肆扩张，势必挤压其他派系的利益
空间，无疑会招致党内其他派系的抵制与反弹。此外，由于蔡英文掌控民进党中央党部，“英系”无
疑手握民进党中央的提名权，更令其他派系担心“英系”在 2022 年及 2024 年的选举中坐大。苏嘉
全请辞一事即已初现端倪。“英系”在民进党“全代会”力挺苏嘉全，比如安排其侄子苏震清当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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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执委、中常委就任 蔡英文: 民进党进入以青壮世代为主的政党》，《自由时报》( 台北) 2020年 7月 22日。
“海派”第十八届民进党中常委为黄承国、王定宇二人，第十九届当选之时，黄承国已经加入“英系”，“海派”仅
剩王定宇一人，为具有可比性，两届都只计算王定宇一人。
倪永杰:《民进党执政后的派系结构、运作模式及其政治冲突》，《台湾研究》2017年第 2期。



常委，加之蔡英文和苏嘉全已是多年政治盟友，早在 2012 年两人就曾作为搭档参选台湾地区领导
人，党内派系自然忧心“英系”会在 2024年力挺苏嘉全“接班”。结果，苏嘉全先是被指与苏震清到
印尼见高层谋私利，之后其外甥张仲杰被爆涉弊而请辞，接着苏震清又涉入 SOGO受贿案被检方调
查。一连串事件之下，苏嘉全只得请辞。① 解决苏嘉全只是民进党内派系削弱“英系”的第一步，未
来只会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 二) 2022年和 2024年两场选举可能引发派系恶斗
选举是党内派系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与地盘的重要机会。2022 年和 2024 年的两场选举，关乎

派系实力发展，极有可能再度导致派系之间的撕裂。
对于派系来说，掌握执政县市，不仅可以拥有基本政治地盘，汲取发展所需的资源和养分，而且

可以为未来的选举奠定基础。民进党在 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惨败，仅剩 6 席县市首长席位，国
民党则实现“绿地变蓝天”的翻转，成功拿下 15 席。然而经过 2020 年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声
势低迷，后又身陷改革泥沼，无疑大幅提振了民进党在 2022 年“九合一”选举中从蓝营手中抢夺位
置的信心。以台北市为例，作为台湾地区的政治中心，拿下台北对于派系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2022年“九合一”选举，“正国会”的林右昌就有可能转战台北，而“新系”也是虎视眈眈，
吴思瑶就是“新系”的人选之一，二者或将形成对垒之势，斗争不可避免。

2024年“二合一”选举对于各大派系更是极具诱惑。蔡英文连任届满，各大派系无需面对现任
优先的束缚，无不对地区领导人位置有所垂涎，想要推举自己属意的候选人。目前站上台面的已有
郑文灿、赖清德、林佳龙。郑文灿是民进党的政治明星，担任桃园市长 8 年，党内声望颇高，而且又
是“新系”总召，极有可能获得“新系”鼎力支持。赖清德虽然因为之前的初选提名问题与“新系”
渐行渐远，但赖清德深得“独派”看重，而且蔡英文的打压反而对其有一定的同情加分。另外，新近
崛起的“涌言会”包含很多原“谢系”的成员，“谢系”又与“新系”长期不和，所以很可能在 2024 年
选举中支持赖清德。至于林佳龙，毫无疑问将会获得“正国会”的全力辅助。此外，还有一些尚未
浮出水面的选手，比如二度回炉“阁揆”的苏贞昌，借着声势上涨，也有暮年冲刺地区领导人位置的
意愿。至于“英系”，原本可能的候选人苏嘉全已经出局，那么未来是会推出自己派系的候选人，还
是联合其他派系，尚有待考量。民进党 2024年选举的候选人争夺情势复杂，各大派系为了让自己
支持的参选人出线，一定会开启一系列政治操作。近在眼前的就是 2022 年民进党“全代会”，由于
事关 2024年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与“立法委员”的提名，届时派系斗争必将异常惨烈，刀刀见骨。②

( 三) 民进党派系恶斗的外溢效应日益明显

随着民进党的派系政治风暴临近，它的外溢效应也将日益凸显，甚至可能左右岛内政局和两岸

关系走向。
民进党党代会实现民进党中央权力改选，勉强维持了派系平衡，党内各大派系的实力都难大到

“过半数”，蔡英文借助地区领导人的行政资源优势，尚可左右大局。但是，随着派系恶斗加剧以及
蔡英文的任期走向尾声，没有足够威信和政治声望的蔡英文如何压住阵脚，平息派系相争局面? 党

内人心不齐，争权夺利，蔡英文成为一名“跛脚”领导人势成必然。党内派系斗争，往往会以各种政
治话题、事件为外在幌子，互相攻击指责，那么蔡英文当局的人事安排、政策出台等极可能受到各种
挑战。
当然，民进党的派系斗争更会冲击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派系斗争常无所不用其极，各派系为

了获取“基本教义派”的支持，必然高举“台独”这张“神主牌”，大肆炒作“台独”议题，借以拉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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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嘉全请辞 国民党: 英系首当其冲 蔡英文无力掌控派系》，《联合报》( 台北) 2020年 8月 2日。
《民进党全代会权力改组的“蔡英文时代”?》，《美丽岛电子报》2020年 7月 20日报道，http: / /www．my－formosa．
com /DOC_159439．htm，最后访问时间: 2020－07－21。



气。这无疑会加剧台海局势的紧张，恶化两岸关系，激化两岸的对立对抗。除此之外，也无法排除
各大派系基于自身利益，纷纷针对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开炮发声，指手画脚，不断加大民进党内

部在两岸政策上的分歧，更有可能使蔡英文当局的两岸政策越来越朝向保守方向发展。
( 四) 民进党派系政治客观上有助于舒缓其执政压力

在台湾政治生态中，执政必然会有包袱。目前民进党尽管全面执政，但由于施政效能不佳，也
引发了较大的民意反弹，尤其是蔡英文连任后推动的“美猪”开放政策，更是在台湾社会引发较大
争议。从台湾各类民调数据来看，反对开放“美猪”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
的派系政治文化发挥了帮助蔡英文当局减少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例如，“绿色友谊连线”的何志
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公开发出不同声音，虽然被党内其他派系批“不讲政治”，甚至还遭到“死小
孩”的恶言攻击，但这种对政策态度的不同调，展示了民进党内部在“美猪”问题上的分歧，并使之
成为台湾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透过话题效应转移了媒体及舆论关注的焦点。因此，现阶段民进党
的派系政治有助于纾解蔡英文当局的执政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对民进党维护其政党利益、扩展其政
党实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 语

虽然早在 2006年 7月，民进党就已通过关于解散派系的提案，但是派系政治并未就此终结，而
是始终如影随形。2020年“二合一”选举以来，民进党各大派系互相斗争，尽管错综复杂，但仍然可
以理出大致脉络。山雨欲来风满楼，随着 2022年的“九合一”选举以及 2024 年的“二合一”选举日
渐临近，各大派系早已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届时民进党内派系的厮杀自不可避免。

( 责任编辑:唐 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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